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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貫道的學術發展與民間宗教研究

　　　       訪　鄭志明教授 論

       「我的學思歷程與民間宗教研究」
    受訪人：鄭志明教授

    訪談者：陳幼慧博士(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 教授)

               林榮澤博士(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 助理教授)

               謝居憲博士(陸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  副教授)

    地　點：輔仁大學

Q 問：是怎樣的因緣，讓您投入一貫道和民間宗教的研究？

A 鄭教授：
我高中就求道了，後來跟著史作檉老師研讀哲學，之後

又關注於佛學，到了大學之後我跟一貫道算是脫節了，那時候

我專心投入中國哲學的研究。在民國68至69年之間，68年時

一貫道魔考很嚴重，常看到報紙新聞的批評，那時候我開始轉

向宗教。也不能說是轉向宗教，應該是說我從中國哲學轉向社

會關懷，並沒有確定要轉向宗教發展，我覺得有必要要讓大家

對一貫道有正式的認識，當時我寫了一篇《疏導臺灣當今秘密

宗教》，這是民國69年寫的，算是最早對於宗教研究的文章。

當時我提出我們應該要正視它的存在，那時候《天道鈎沉》

還沒出來，流傳幾本負面的書籍，例如：《我怎麼脫離一貫

道》……所以我就寫了那篇文章。後來我將這篇文章登在我們

大學學校的刊物裡面，也有登在其它的地方，這篇文章可以說

是以學術性角度來研究一貫道最早的文章，因為當時沒有人敢

寫這樣的文章。我蒐集了一些資料，對一貫道做了一些基本的

耙梳，我主張應該要正視這樣的文化現象，理解這樣一個來自

民間的宗教，探討它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文化情境下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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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的氣氛比較封閉，宋光宇也還沒投入一貫道的研究，

學術界對一貫道也完全陌生，所以我這篇文章可以算是第一篇

臺灣研究一貫道的論文。雖然文章很淺，至少它是一個首刊，

隔了好幾年才有宋光宇的出版品，才有人開始去做一貫道的學

術研究。對我而言這也算是一種啟蒙，讓我開始關懷這個領

域。在研究中國哲學時一般比較偏重於上層的儒家文化，當時

我關注到下層的老百姓，他們的文化究竟是什麼？他們生活的

內涵跟文化的關係是什麼？所以我從高層的哲學思考逐漸轉向

民間的社會關懷。

民國69年那年我大四，畢業以後我去教書一年再來當兵二

年，那時候我對民間文化開始有比較強烈的研究動機。退伍下

來讀研究所以後，進行一系列臺灣各種民間教派的調查工作，

也發現民間原來蘊藏著豐富的文化。後來民國73年，我出版

了《臺灣民間宗教論集》，這本書是我對臺灣民間宗教調查成

果。以及對於民間各個宗教團體的初步理解。我是從大四開始

就在寫一貫道議題，而這本書是在研一的時候寫的。也把大學

時寫的文章收錄在這本論集裡面，這也算是我第一本書。而這

本書與宋光宇的《天道鈎沉》差不多時間，也跟林萬傳的《先

天道》同一個時間。在那時候研究這個領域的人很少，所以

我、宋光宇和林萬傳算是同個時期一起在做這個領域的研究，

只是研究的方向有些差異。宋光宇是比較集中在一貫道，我著

重在民間秘密宗教，林萬傳則做先天道，那時候我們三個的著

作與民間宗教有密切的關係。後來在這個基礎上，更深入探討

整個中國傳統的教派現象。

解嚴前五年，整個學術界還是非常的保守，民間宗教的研

究大致還是個禁區，較少人關注，風氣還很閉塞，一直到我出

版《臺灣民間宗教論集》以後，才稍微好轉一點，才開始對這

個議題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。一貫道的研究也是一樣，宋光宇

的《天道鈎沉》引起各界的注意，後來才有一貫道的解禁。解

嚴以後，此一學術領域才逐漸地開展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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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仍繼續從事民間宗教的研究，由學生書局出版《中國

社會宗教》、《中國善書與宗教》等相關研究系列的書籍，基

本上在於探討中國社會的各種宗教現象。那個時期比較集中在

善書的研究，因為善書從古至今有很多種形態，除了做古善書

也做當代善書，也就是鸞堂的鸞書，因此讓我深入到鸞堂的研

究。善書是研究民間宗教的重要文獻，可以掌握民間發展的文

化脈動。此時有不少與善書相關的研究的發表，顯示此一議題

逐漸受學界的重視。大約在80年代我曾對臺灣善書研究進行回

顧，探討大約二十年來善書的研究歷程。解嚴前這類的民間文

獻是有一些人在關注，但是成果相當有限，比如鄭喜夫的善書

研究是值得重視，在解嚴之前這些學者已有一些來往與互動，

可能是大家比較有革命情感的關係。解嚴之前從事此一領域研

究，的確是要有很大的勇氣，所以這個圈裡面大家都很熟悉，

因為做這一塊的就這幾個人而已，大家都互相熟悉，也互相合

作。但是解嚴之後就比較缺乏這種革命情懷，不過解嚴以後有

更多年輕人投入相關研究，因為解嚴以後比較沒有什麼神秘

性，研究的人也愈來愈多，我還是很懷念解嚴前投入相關研究

的朋友，這些朋友對我的衝擊也很大。

我的博士是在民國77年取得，解嚴以後我幾乎都在大學

裡教書，首先我是在嘉義師範學院，後來才到淡江大學，之所

以會離開嘉義師範學院是剛好遇到學潮，我帶著學生關心學生

運動，校長不滿意，我就自己請辭了。那時候帶的學生跟我還

是有聯繫，他們也都有好的發展。不過我對臺灣民間宗教的關

懷還是在解嚴之前就已有一些新的發展，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

關注到一個新的議題，這個議題對我後來影響很大，可以稱為

「靈乩現象」的參與與觀察，「靈乩」可以歸類為臺灣的新興

民間宗教，因為他們是在一貫道等民間宗教的文化環境氛圍下

形成的一種新的宗教運動。這種具有通靈能力的宗教人士，大

量吸取了來自一貫道等民間教派的宗教觀念，逐漸形成新的集

體宗教運動。大約在民國74年間我就開始跟他們有所接觸，此



273

一貫道的學術發展與民間宗教研究
訪　鄭志明教授 論 「我的學思歷程與民間宗教研究」

時他們開始進行全省串聯與發展。此一宗教運動是在傳統民間

文化的脈絡中發展出來的，可以稱之為「新乩運動」，這個運

動後來也變成臺灣民間宗教的主流文化，有別於傳統的乩童，

甚至已比乩童還更為流行。乩童現象由來已久，是一種古老的

活化石，大致上是以身體的舞動方式來交感神靈。靈乩的表現

形態與乩童有很大的出入，大致是以唱歌的方式來與神靈感

通，或者以特殊的肢體動作來表達，與一貫道三才借竅的方式

有點像。早期我接觸的靈乩大多有一貫道背景。或許此一新乩

運動與一貫道的在臺發展是有些關係。

一貫道對臺灣宗教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全面性的，不僅一貫

道各支線的蓬勃發展，也影響到本土民間與新興宗教的發展。

根據我的參與觀察，有不少民間宗教或新興宗教的領導人曾經

接觸過一貫道，或者受到一貫道的大力栽培。可以說是一貫道

深入民間以後對傳統宗教文化產生出長遠的影響，這是一貫道

對臺灣宗教文化的特殊貢獻吧。尤其是臺灣本土的新興宗教幾

乎與一貫道的關係更為密切，譬如像玄門真宗、真佛心宗等，

與一貫道有所淵源，後來他們專走扶鸞的路線，向恩主公信仰

靠攏，以鸞堂的形式發展。臺灣恩主公與瑤池金母等信仰的興

起，或多或少也與一貫道有些關係。可以這麼說，一貫道帶動

出臺灣宗教繁榮的興盛景觀，或者說一貫道直接或間接為臺灣

培養出不少宗教英才，靈乩這個系統的形成也很類似，比如靈

乩系統與慈惠堂系統有些重疊的現象。慈惠堂其實也吸收了一

貫道不少內涵，後來慈惠堂的興盛帶動了靈乩的發展。慈惠堂

的這個母娘系統其實跟一貫道的母娘系統非常接近，甚至可以

說是同源共生的關係。

一貫道進入臺灣以後影響了臺灣尋找母娘的運動，有些新

興宗教是母娘運動下的產物，名稱極為多樣，如王母娘娘、西

王母、瑤池金母、九天玄女等，九天玄女現在後來居上，也成

為一大系統。有的將各式各樣的老母統合起來稱為五老、五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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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但五母系統也不是單一來源，各自有各自的五母信仰，大

致有：無極老母、無生老母、地母、梨山老母等，隨時因五母

的不同組合，發展出來的系統也不一樣。深入臺灣民間宗教系

統必然會發現，其種類真的非常豐富！這麼豐富的民間宗教現

象，絕對是跟一貫道有著密切關係。一貫道在臺灣的興盛發展

除了一貫道本身的系統以外，還帶動了其它系統的蓬勃發展，

當然也帶動了新興宗教在解嚴前後的發展熱潮。

解嚴以後我的研究從臺灣民間宗教轉向新興宗教，1994年

我就出了第一本臺灣新興宗教的書，我大概花了幾年的時間調

查了幾個當時比較興盛的教團，像是清海無上師，盧勝彥真佛

宗，以及萬佛會等，大概在民國83或84年以前，我調查幾個比

較大型的新興宗教團體，後續也關注有些偏向佛教的團體，這

些創教者大部分是遊宗者，在遊宗的歷程中累積著各種不同的

宗教經驗，有的也包含了一貫道，像現代禪的李元松也是從一

貫道的求道經驗中發展出現代的禪法。其他新興宗教的興盛跟

一貫道也有密切的關係，譬如說青海來臺她什麼也沒有，讓青

海壯大的是一貫道的信徒們，當時解嚴以後一貫道有些發展的

危機，曾有帶頭的經理帶著信徒轉向青海跟著修禪，這種現象

比較嚴重。是一批人跟著走，不是個人的行為而已，所以青海

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起來，也是與一貫道有關係。所以有

人問清海妳跟一貫道有什麼關係，她說管他一貫道、兩貫道、

三貫道，只要是道就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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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問：您是把一貫道歸類在新興還是傳統宗教呢？

A 鄭教授：
民間宗教或新興宗教都是學術上的用語，一貫道是民間宗

教，也可以是新興宗教，與傳統宗教也有很深的淵源。臺灣新

興宗教的興起受一貫道的影響很大，也有一貫道出來的人已經

是領導者，像是彭金泉是陳大姑的後學，後來他跟太太另創大

乘禪功學會。我跟彭先生蠻有緣的，有一次我在馬來西亞餐廳

巧遇到他。解嚴之後如果要暸解一貫道的轉型現象的話，那我

覺得這些如火如荼展開的新興宗教，其實背後都跟一貫道有著

密切的關係。

研究一貫道不只是要關注其內部的發展動向，也應該要

討論其外緣的各種相關課題，比如一貫道在社會的種種文化現

象。早期一貫道在發展上也與鸞堂有相當程度的結合，甚多大

多公開佛堂多採寺廟的形態，在解嚴之前就已有相當的規模。

如果在臺灣解嚴之前，知識青年對宗教有興趣的話大概只有兩

個選擇，一個是佛教，另一個就是一貫道。大學的知識青年一

般被佛教吸引，一般有心的民眾，年輕有為的宗教英才，大致

上是從一貫道開始。所謂的英才大多不可能受單一宗教的限

制，總有一天會自己出來自立門戶，比如有些會跟一貫道爭正

統。這是一貫道內部的分裂的開始，我遇到一些自稱是張天然

祖師轉世者，這些從一貫道分裂出來的，若仍採用一貫道的宗

教形式，或者可以稱為「泛一貫道」。

「泛一貫道」是指一貫道分裂或分化，但是仍堅持一貫道

的傳統。有些則與其他民間宗教相結合，如結合扶鸞、靈乩等

新的形式，發展出新的宗教形態，有的結合禪法、氣功等修鍊

形式，發展成為新興宗教。造成臺灣新興宗教更為熱絡。這是

因為一貫道吸取了龐大傳統宗教的文化能量，此一能量甚至大

於臺灣原有的佛教與道教，對民間的宗教發展來說影響是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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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佛教帶動出知識份子的信仰熱誠，不僅導致佛教的興盛，

也造成不少新興宗教的崛起。一貫道則帶動出不少宗教英才，

投入於民間的宗教運動之中。所以，臺灣新興宗教的蓬勃發展

主要還是源起於佛教和一貫道，我們不能忽略一貫道對於臺灣

宗教發展的各種潛在勢力，如果能深入地進行田野調查的研

究，將會發現一貫道的外緣發展是極為可觀。

Q 問：一貫道發展到現在，投入學術研究仍然非常有限，您認為新興宗教

          有哪些優點是我們一貫道能借鏡的呢？

A 鄭教授：
解嚴前我偏向民間宗教的研究，解嚴後轉向新興宗教的研

究，後來又關注生死學方面的研究，在轉變的過程中大致上還

是與宗教密切相關。我的學術生涯離不開傳統的本土宗教。一

貫道是我最早的啟蒙者，帶領我進入到龐大的本土宗教領域。

當然我的關懷的對象不只是一貫道而已，更關懷的是所有中國

傳統文化下本土各式各樣的宗教現象，這是我這幾十年來學術

研究最主要的關懷課題。我很難專為單一宗教服務，我研究的

是來自民間各式各樣的教派以及五花八門的宗教文化現象，都

是我關懷的學術主題。

去年我出版了《當代新興宗教現象》兩大冊，提出了一個

重要的觀點，將民間宗教和新興宗教，視為與傳統宗教對比下

的「另類宗教」。傳統傳統或可視為主流宗教，主流宗教是指

有歷史、有傳統的宗教，更重要的是得到官方的認同，不會被

官方打壓的宗教，被官方打壓的宗教就不會成為主流宗教。被

官方認同的宗教，在中國主要還是以佛教和道教為主，在西方

就是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，一般我們習慣稱為五大宗教。主流

宗教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，有著長期與政治相結合的文化

脈絡。中國社會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宗教融合的文化現象，儒釋

道等宗教不是壁壘分明，早就相互融合與混同。



277

一貫道的學術發展與民間宗教研究
訪　鄭志明教授 論 「我的學思歷程與民間宗教研究」

道教其實也是一種民間宗教，在漢代已有以宗教名義來

對抗政權的社會運動，到了六朝時代如此教亂更多，政治與宗

教的關係有些緊張。這些教派有的依附於佛教，有的依附於道

教，在官方則一律視為邪教，成為打壓與急需消滅的對象。這

種判斷的依據相當簡單，被官方扶持的就是正教，被打壓的就

是邪教，所謂正邪的關係，完全是依官方的意識形態來決定。

有一些佛教宗派甚至會跟官方結合打擊其反對的其它宗派，如

宋代的白蓮宗。到了唐代道教早已成為政治認同下的合法宗

教，但是還有不少與道教相類似的民間教派或信仰，有的被道

教吸納，有的仍被視為旁門左道或邪教。元代的白蓮教即是這

樣不被官方承認的民間教派。明太祖朱元璋其實是靠白蓮教起

家的，但他一取得了天下後，就是禁止白蓮教，而且是在大明

曆裡禁止，不能講彌勒佛、不能講明王，一律剿殺。後來共產

黨佔領大陸的作法相類似，直接把這些民間教派的領袖砍頭示

眾，視之為反動會道盟全面加以取締，足見現代執政者有的比

古代帝王更害怕這一類的民間教派。

這些民間教派在政治主流下被視為異端，被官方體系視

為旁門左道，過去它只能秘密流傳，學者稱之為秘密宗教。這

秘密宗教實際上它並不秘密，它是依附著民間儒釋道三教文化

和民間信仰整合出來的不同宗教文化，各自獨立發展，來源不

同，發展形態差別甚大。因為官方的壓制，不得不採秘密的運

作方式，所以小團體非常的多，小團體也會集結成大團體，但

基本上都是以秘密的方式在發展，所以一般人比較不暸解。秘

密宗教就是不被官方認同的地下組織、地下宗教。我覺得用秘

密宗教是可以的，因為它是官方不認同的地下宗教，就像早期

政府把一貫道認為是邪教一樣。所以在我出的第一本書《臺灣

民間宗教論集》就證明說它不該叫秘密宗教，應該要叫民間宗

教或民間教派，這樣才是一個比較中性的詞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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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使用秘密宗教這個詞，民國72年的時候我就指出要

使用民間宗教或民間教派這樣的詞語來指稱它，我們不該帶著

歧視的態度，應該積極地理解這樣的宗教它的內涵是什麼？它

源自民間、發展於民間，它把民間文化進行調和、整合再重新

的融合。明代到清代主要有兩大系統，一個是白蓮教系統，一

個就是羅祖教系統。白蓮教主要是唸阿彌陀佛，源出於佛教的

淨土法門。明代的羅祖教，號稱它是禪宗的明心見性的系統，

所以說這是兩個不同的系統，但後來這兩個系統也是相互混合

了，與無生老母和龍華三會等神話結合，大約在明代末期已經

成型。所以羅祖教已不是純粹禪宗的系統，後來把彌勒和彌陀

系統加進來，其內涵更為多元。在五部六冊裏還是將阿彌陀

佛、無生父母等並稱，後來就變成各教派尊稱的無生老母。我

的碩士論文就是在研究五部六冊，探討如何從無生父母轉變為

無生老母，羅祖那時只說無生父母，所以無生老母的成形應該

是羅祖以後的事。這是羅祖教和白蓮教混合以後而產生的，融

合是民間宗教文化的特色。

民間宗教就是另類宗教，新興宗教也是另類宗教，另類

宗教或許有一天也可以變成主流宗教。就好像另類醫學，發展

到某個階段以後，很多另類醫學都拉入在主流系統裡面。從歷

史上看，很多原來都是另類，像道教也可以算是另類，後來變

成主流。像基督教當時也是另類，後來也是變主流；像這幾年

一貫道的發展，我們可以看到它逐漸進入文化的核心，也傳承

了中國文化，並以中國文化傳承為使命，一貫道的發展也可以

用來解釋主流與另類的辯證關係。新興宗教這個詞比較麻煩的

就是說，新興宗教就執著在這個「新」上面，其實這個是異端

的新，有排斥的意思。新興宗教其實是民間宗教，新興宗教就

是指來自社會、民間的綜合性宗教教派。這一類的教派早在中

國就有了，明清兩代就已經非常豐富了，日本人所講的新興宗

教就是我們中國所謂的民間宗教。西方的新興宗教就是從基督

教分出去，早在一世紀就有這種分裂，只是我們比較談的是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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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世紀發展出來，不被基督教承認這一類的新興宗教，其實它

們也是另類宗教，也相當於我們民間的另類宗教。新興宗教我

們不能把它以時間的方式說死，我們應該是以另類的角度去理

解，就是主流宗教以外，另類產生的各式各樣的宗教形態，而

這個另類有一天也會回到主流的路上，成為新的主流宗教。

Q 問：就您多年民間宗教的研究，您覺得一貫道應該如何建構自己的天命

          觀與神道體系？

A 鄭教授：
我在解嚴前曾撰寫有關一貫道教義思想的論文，其中探討

一貫道天命的課題。一貫道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天命，也是道的

傳承問題，當過於強調所謂的金線真傳時，這就難免具有排他

性，只承認自己的天命才是唯一真傳。這樣的排他性不是中國

文化的精髓，中國文化不是建立在這種排他性上，中國文化基

本是延續佛教講的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，同樣的應該

是人人皆有天命，肯定天命的殊勝性與包容性。

一貫道的天命觀應該展現出東方文化的包容性格，而非

西方文化或宗教的排他性格。例如我們講的真傳，每個人也都

可以是真傳，真傳不是唯一的，就像佛教他們在傳承的時候，

這個師傅他也不是只有一個弟子，他傳袈裟的時候不是只有傳

一個人，可以傳好幾個人。其實袈裟可以傳好幾個人，只要認

為可以就能把袈裟傳給你，這也是一貫道可以分很多組，不是

單傳，也不必過度強調單傳。在理論的建構上，回到道，道是

一，同時可以無窮無盡，一貫道組別能夠無窮無盡，可以不斷

有新組線，每個組線也都可以擁有天命的真傳。這樣的說法比

較理想性，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中還是難以避免真傳的真假與是

非。如果能回到中國文化的包容特性中，應該儘量避免世俗利

益的糾葛與衝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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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提出了「天地人鬼神五位一體」的理論，認為中國思想

的核心價值就建立在這裡，人能通向天地，也能通向鬼神，天

地人鬼神是合而為一的。這是我建構出來的民間宗教理論，其

核心價值就是天地人鬼神五位一體，所有宗教都在追尋天人合

一的宇宙論，以及人與鬼神合一的生命論的完成，宇宙論就是

人參與天地，這也是中國的三才思想。所以天命是每個人都能

參與的，生命是一體的，我們從有限的生命達到無限的生命，

人隨時都要通向天地鬼神。天地鬼神雖然是四個位，四個都是

抽象的位，人隨時是可以接上抽象的位，人隨時可以合二為

一。人當下可以有這些神奇靈應的感應，那都是直接生命的發

用。有人問我說，降神是真的還是假，這絕對不是真假問題，

而是體驗問題。這個實際上是不可說的，在神學系統裡，一旦

你認同就是認同，這樣的神聖感通是隨時可能發生的。

這算是體驗的部分，未來一貫道學院課程規劃可以設計

宗教體驗，宗教體驗就是不可言說的部分，也就是宗教最神聖

的部分。我現在企圖去對神聖的部分做解釋，《傳統宗教的文

化詮釋：天地人鬼神五位一體》這本書我提到了人神溝通的方

法，人神各種意義和目的都很完整的寫在我那本書中。主要分

為第一個層次：靈感的層次，也就是靈顯的層次，談的是靈自

我開顯，也就是基督教講的啟示。就好比我們說的無生老母，

祂原本就在那裡，道家講的道原本在那裡，不斷的來人間顯示

和展現，每個人都能參與展現，每個人也可以是道的生命化

身，隨時可以跟靈感應相通。你可以隨時感應到祂的開顯，但

這個開顯原本就在那裡。第二個就是靈感，靈感就是我要如何

跟原本在那裡的道或天地鬼神溝通，透過占卜、降神……各種

通神經驗，這是宗教最核心的部分，透過靈感讓你去證實，這

一塊一定是宗教最神聖的部分。離開了這個部分，就沒有宗教

了，等於你否定了宗教的神聖本質。第三個就是靈修，佛教和

道教用各式各樣生命修持的功夫去開發自己的生命，進入到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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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同在的境界。這本書主要在討論這三個層面的問題，制度化

的宗教比較重視靈修，非制度化的宗教較重視靈感。

一貫道剛好介於制度與非制度化之間，所以我們擺盪在

靈修與靈感之間，可能要重新來建構新的理論。一般宗教都擺

盪在世俗和神聖之間，過度的著重世俗的形式而忽略了對神聖

的嚮往，我在〈臺灣新興宗教的文化特色〉一文指出神聖的重

要性。一貫道不要過度世俗化，應該從靈感需求提昇到神聖需

求，必須仰賴靈修的工夫。任何宗教都必然重視與開展出自我

的靈修體系，讓靈性有安頓方法的體系性建構，這個部分一貫

道這幾十年來一直擺盪在世俗跟神聖之間，缺乏明確性的主張

與作為，這是迫切有待努力的地方。輔大有一些課程是專門討

論宗教的密契經驗，透過學術方式去建構密契經驗的研討，雖

然還是採用學術性的語言，但能深入於抽象表象讓人們有所理

解。這涉及到質性研究的方法論，以開放的方式來討論神聖的

內涵，比如可以研究自己一生的神聖經歷，透過學術分析去掌

握自己一生的特殊的宗教體驗。同樣的，宗教的不可說的神聖

內涵也是一樣，也可以透過質性的研究方法，用外在的體驗形

式去建構內在的精神內涵，可以透過學術的研究方法去觸及其

核心的神聖課題。




